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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再相见
“小白胖子”也老了

站在普利街草包包子铺东
侧的小胡同口往里望去，61岁
的张春岚忍不住又是一阵感
慨，1962年，他们附近的一群小
伙伴一起走进了位于这里的普
利街小学。

几经拆迁，校园轮廓依旧
在，校园东侧的那棵梧桐树寒
风中带上了几分沧桑，学校门
口往西通往顺河街的小胡同剩
了半截，当年老师带着大家躲
避地震的青砖小屋依旧在。张
春岚猛地发现，许多人半个世
纪不见，脑海里依旧只是一张
张稚嫩的脸。

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
基本停课，同学们便慢慢四散
而去了。

20日上午，在包子铺，一个

个花甲老人走来，张春岚和头
发花白的老班长寇济顺一个个
数落着，“记得很清楚，当年在
英雄山入少先队，红领巾就是
班长亲自系的。”时过多年，张
春岚说起旧事来依旧记忆清
晰。“在这里，一眼就能看出来，
要是在路上见了，说什么都不
敢认。”

老班长与张春岚一起操持
着这个聚会，见到老同学，总是
乐得满脸开花，“这个邵红军，
当年是个小白胖子，非常可爱，
还会讲故事，如今成老头子了；
还有索瑞华，当年转学走的时
候还是个瘦小的小姑娘……”

许多次梦见
发小家那棵石榴树

坐在包子铺的包间里，61
岁的张亚非兴奋得坐立不安，
拉着陈新梅老人的手就是不
放，“你看看，这张小圆脸，50多
年都没变。”当年两人就住在普
利街的斜对面，“我住马路北，
她住马路南，整天在一块玩。”
只是张亚非在四年级后随着父
母转学，再也没见过这位发小。

当年的老街巷几经拆迁，
早已没有了原来的模样。“做梦
的时候，老是梦见她家小院里

那棵石榴树，我们俩就在树下
跳房子。”张亚非说，其实在三
十多年前，她曾回到普利街寻
找陈新梅，“已经记不清具体是
哪个院子，就找那棵石榴树，只
可惜那时候不知道，她早已经
搬走了。”这些年，张亚非总会
时不时地绕到普利街转一转，
期待能够偶见陈新梅，只是每
次都是失望而归。

握着从北京回来的这位老
同学的手，张亚非心里依旧难
以平静，“前几天打通电话的时
候，在家里激动得站也不是、坐
也不是，今天真是圆了一个50
年的梦。”

紧握双手，几十年的沧桑
写在脸上，半个世纪不见，依旧
有聊不完的话题，“每个人都有
不一样的际遇，但时隔半世纪，
只要一见面，依旧有聊不完的
话题。”61岁的赵克强头发都已
雪白，老同学每个人的名字都
能清晰记起来。

四小姐妹
有一个缺席了

一张张黑白照片摆在一辆
汽车的车头盖上，一群老人从
中寻觅着自己的童年，有欢乐
也有忧伤。“你看看，当年我们
四个小孩，如今来了三个，那个
说什么也联系不上了。”夏书琴
手持一张照片一一端详着，这
是她自己、陈新梅、张春岚，还
有一个是陈凤敏，“虽然老了，
还是有当年的模样。”几个人聊
起来带着一丝遗憾，只知道这
个小姐妹当年去了胜利油田，
可没想到，半个世纪过去了依
旧难以再见。

在包子铺的包房里，二十几
位老人举起酒杯，庆祝这时隔半
世纪后的相聚，“都已经老了，不
聚一聚，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人
生的一个遗憾。”自从开始组织
这次同学聚会，张春岚走访过许
多老同学，更增添了几分忧伤，

“当年全班四十来个同学，联系
上二十七八个，有几个已经无法
出门了，一对依旧住在普利街的
老两口，在去找他们的时候才知
道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五五十十年年后后再再相相聚聚，，包包子子铺铺里里话话沧沧桑桑
在普利街小学旧址旁，二十多位老同学动情叙旧

50多年前，他们是住在一
个街区的发小，在普利街的路
边一起玩耍，在普利街小学一
起上学，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四散各地。随着工作变动，街区
拆迁，虽然再难谋面，但当年一
个个稚嫩的面庞却依旧存储在
心里。11月20日，在当年普利街
小学旧址旁的草包包子铺，20
多位老人相聚一堂。他们，就是
普利街小学1962级1班的同学。

当年的小女孩如今都已是花甲老人。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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